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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為了讓這些大人物有一個比較舒服

的參觀考察體驗，開業慶典儀式安排在九

點。

儀式很簡短，托馬斯作為主持人介紹

了今天參加慶典儀式的嘉賓，並對大家的

到來表示感謝。威廉代表DTR集團對項目

進行了簡單的介紹。然後波利加曼市長代

表省市對DTR投資集團表示了歡迎、感謝

和支持。隨後托馬斯宣佈：開業大吉。

伴隨著震耳欲聾的鞭炮聲，這些大

人物先進入公園，然後是參觀酒店公寓，

再然後是各層商城，最後他們都上了商場

四層。這時商場裡公園裡的人逐漸多了起

來，其中不乏大鼻子大個子的美國大兵。

能上四層的電梯被有意識的控制了起來，

好讓這些各地匯聚來的大人物能夠有一個

輕鬆愜意的參觀環境。

所有的人都在這些展覽中找到了久違

的感動。

已經是國防部長的亞歷克斯將軍，命

令費德羅將軍要組織官兵來這裡參觀，讓

菲尼亞士兵們感受退伍老兵們不屈不撓的

奮鬥精神。省長市長也都安排自己的秘書

要組織人來這裡參觀，感受城市的歷史，

學習菲尼亞人，特別是聖‧琳娜村奮發向

上的進取精神。雖然他們之前從來都不知

道有那個村子，更別說去過那個村子了。

不過，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他們知

道了，知道了這個村子在他們的管轄範圍

內。

中午，西奧請大家在賽斯特餐廳吃烤

魚。

一眾人就呼呼啦啦地跟著西奧進了

賽斯特餐廳。紅褐色的實木桌椅彰顯著穩

重大氣，漂亮的大盤子上鋪著碧綠的芭蕉

葉，葉子上一條烤地金黃油亮的鮮魚，烤

魚邊扣著一碗點綴了青豆的白米飯，旁邊

還有一大撮酸甜爽口的菲尼亞醃菜，一個

小碟子裡是小辣椒小檸檬。每個桌子上都

擺著醬油和醋，人們可以在那個小碟子裡

自由的調配。再配上一大杯時髦的可樂，

或者砍的規規矩矩的椰子。這些菲尼亞人

最愛吃最常見的家庭美食，在明亮的餐

廳、閃閃發亮的勺子叉子、身著統一店服

的服務員的呼應下，顯得高級感十足。

每個人都一邊吃，一邊讚不絕口。

第31章  活路（第1節）
吃過美味的烤魚，商場裡的人逐漸

多了起來。菲尼亞語、西班牙語、伊斯蘭

語、漢語、美語，熙熙攘攘。托馬斯招呼

大家起身，於是乎，這些有份量的大佬們

跟著托馬斯，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進了公

園。眾人看似輕鬆隨意，但走著走著就經

緯分明了起來。省長陪著西奧在前面、亞

歷克斯陪著伊志杰低語、費德羅將軍和邁

克談笑著、市長和彼特爾親切地聊著、托

馬斯則跟依琳娜走得最近。

當眾人快要走到公園的中心時，在

那棵百年古樹前，市長非常禮貌的對彼特

爾說了一聲：「抱歉啊，我先失陪一會兒

啊。」然後，市長先生快走了兩步，很紳

士的對眾人打了聲招呼，請大家跟他一起

走向公園中心的那塊石碑。接下來市長對

著那塊石碑給眾人介紹了波利加曼市的人

文、歷史、經濟、文化，以及在抗日戰爭

時期湧現出的英雄人物。在市長講完，一

眾大佬和市長親切的交流了幾句後，就在

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進了酒店的大廳。

與當時菲尼亞傳統的酒店不同，DTR

酒店大堂放棄了西班牙式富麗堂皇的風

格。沒有複雜的雕刻，取而代之的是更多

的直線與為數不多的曲線，線條分明又不

稜角生硬。挑空兩層的接待大堂前台與大

門相對，全落地的玻璃牆，內外都是高度

適宜的植物，從頂棚垂下的一片由串燈組

合的瀑布讓廳堂清雅別緻。那幾根大柱子

既支撐了二層的餐廳，又和一些翠綠色的

植物一起，恰到好處的把接待大堂和寬闊

的咖啡廳酒吧休息會客大廳區分了出來。

留聲機裡輕柔的音樂和咖啡的香濃一起飄

來，讓人從接待區那種明快的氛圍中瞬間

進入平和與安詳。

大家在大堂裡參觀了一會兒，就紛紛

落座在咖啡大廳。侍者微笑著遞上酒水單

子，真誠的介紹、詢問、確認著。

（三○○）

錢昆打油詩
Matinloc Shrine

疑眺港灣實望海，
波平如鏡遠山黛。
甲辰元宵來打卡，
寧靜情懷湧上來。

公元1010年遼朝40萬大軍
為什麼打不服高麗？

公元1010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遼

聖宗統和二十八年。

這一年，宋朝有一件大喜事：皇帝有兒

子了。

其實宋真宗以前有過五個兒子，但是

可惜，都沒能養大。要知道，真宗這個時候

已經不年輕了啊，42歲了。按照他們老趙家

的經驗，宋朝前兩個皇帝，太祖活了49歲，

太宗57歲，所以真宗著急啊，他這個時候要

是再不生個接班人，能不能親手把接班人培

養大，都是個問題。《文明之旅·1009》那一

集，我們說宋真宗大建玉清昭應宮，表面的

理由之一，就是要老天保佑自己生兒子，大

家不好反對，就有這個原因在。

這個地方，咱們得理解一下古人。中國

的古人可不是像我們現代人這樣，天天想的

是什麼「活在當下」，他們是活在一個漫長

的時光鏈條裡。這輩子活得不錯，那叫「光

宗耀祖」，是為這根時間的鏈條增加了價

值；這輩子混得不咋樣，那底線也得是「傳

宗接代」，至少要把這根鏈條傳下去。

皇帝更是如此啊。沒有繼承人，這不像

我們現代人想的，只是一個生理問題、醫學

問題，這不但關乎君主制的穩定性，更重要

的是，對于皇帝本人來說，它也是在最重要

的人生戰場上打了敗仗的問題。

公元1010年5月30號，宋真宗打勝仗了，

生了個兒子，就是後來的宋仁宗。

高麗為什麼打不服？

你看，這場大遼和高麗之間的戰爭，戰

爭雙方的表現都有點奇怪。大遼是打了一場

成本極高，打贏了收益也有限的戰爭，何況

還打輸了，你何苦去打？這個我們剛才解釋

了。

而高麗這邊呢？是打了一場本來可以不

打，打勝了也只能是一場慘勝的戰爭，那他

為什麼還要打呢？

我們先來看雙方的實力對比。從現有資

料推算：人口，遼朝有900萬左右，而高麗只

有210萬。領土更是沒法比，高麗也就20萬平

方公里左右，遼朝呢？400多萬平方公里。20

倍的差距。

而且，高麗當時也是一個農耕國家，

和大宋朝非常像。大宋朝的那些軍事上的劣

勢，高麗也有，比如騎兵不行。而大宋的經

濟優勢、技術優勢和戰略縱深，高麗可就完

全沒有了。

但在戰場上的表現，同樣是面對遼朝大

軍，高麗好像比大宋更有死磕到底的精神。

這是為啥？

這個現象，咱們可不能用現代人的「民

族大義」「國家尊嚴」之類的概念去看。因

為當時的高麗的狀態，並不是傲視群雄，而

是向宋朝稱臣的。向誰稱臣不是稱臣呢？所

以問題不在于肯不肯服軟，而是：他既然可

以向南邊那位大哥服軟，但是為啥偏偏不向

身邊的這位膀闊腰圓、動不動就動手打人的

大哥服軟呢？是因為瞧不起這位大哥嗎？

哎，你說對了。就是因為瞧不起。

高麗對宋朝，在此前的30多年間，一共

派使臣17次。而且，宋朝剛剛建立，就開始

主動用宋朝的年號。在當時，用你的年號，

是一種非常鄭重的政治表態，是徹底認你當

大哥的意思。那為啥呢？高麗和宋朝也不接

壤。只能是因為在文化上仰慕。這個仰慕的

反面，就是對遼朝的鄙視啊。

這麼說是有證據的。話說943年，高麗太

祖王建到了彌留之際，招來了大臣，口述了

一份政治遺囑。一共是十條。其中第四條是

這麼說的：我們這個東方國家，仰慕的就是

唐朝的文化，各種制度都是按照唐朝來的。

但是，那個契丹，就是遼朝，那是個禽獸之

國，跟我們風俗也不一樣，語言也不一樣，

我們將來在穿著打扮上，在制度上，一定別

學他們家的。

你聽聽，這可是開國君主的臨終祖訓

啊，這可是從骨子裡看不起遼朝啊。我是東

方小國，不是不能跪，但是不能跪我內心看

不起的人。

對大遼來說，這就麻煩了：兩國打仗，

本來只有力量強弱的問題，現在突然多出來

一個維度，還有個文化問題。用我們今天的

話來說，不僅要比硬實力，還要比軟實力。

大遼和高麗的戰爭，大遼以絕對的優

勢，但是沒有佔到什麼便宜，原因當然很

多：地形的、天氣的、將領決策的，我們就

不詳細展開了。但是你也能感受得到：高麗

人在文化上強烈鄙視遼朝人，這也是一個重

要的因素。欸，說到這兒，把視野打開，你

意識到一個問題沒有？這個階段，大宋和大

遼，對周邊的小國，都有點力不從心。

在我們一般的印象裡面，大遼在武力上

是比較強的，所以大宋拿他沒辦法。現在看

來，大遼拿大宋的小弟高麗也沒什麼辦法。

哈哈，誰也別笑話誰了，大家都有露怯的時

候。你會發現，在這個歷史階段，東亞政治

舞台上的兩大帝國，大宋和大遼，拿周圍的

那些小國，好像都沒有什麼辦法。

簡單看兩個例子：

往西北方向看：西夏的問題，我們將

來會專門說。但是你看，就這麼個小地方，

今天的寧夏，還有陝西、甘肅的一部分，最

強盛的時候，統共也就七八十萬平方公里，

實際有生產力的土地更小，也就銀川平原和

河套平原那兩塊灌溉平原。人口最高峰也就

才300萬。就這麼個小政權，居然存在了189

年。而且西夏和周邊所有的鄰居都死磕過。

遼被金滅了，它還在。金朝被蒙古打得奄奄

一息了，它還在。蒙古在歐亞大陸上縱橫捭

闔所向披靡，滅這個西夏也是費了老勁。

再往西南方向看：還有今天雲南的大理

國，存在了300多年，幾乎和整個宋朝相始

終。我們這代人對大理國的印象往往來自于

金庸小說，總體的印象，大理國是一個特別

佛系的國家。就是字面意思的佛系啊：大理

國前前後後一共22位皇帝，有11位皇帝出家

為僧，一半啊。到處都是佛寺，到處都是和

尚，那你說這樣地方的人，能有什麼戰鬥力

呢？

不好意思，又要讓你吃驚了：雲南這

片地方，從唐朝開始就搞不定。當時這個地

方還不叫大理，叫南詔。唐朝天寶年間，安

史之亂之前，唐朝那可是鼎盛時期，居然三

次打南詔也打不下來，死了至少二十萬人，

次次慘敗而歸。南詔的國王甚至在洱海邊，

挖了一個萬人坑，把十萬唐軍的屍體埋在了

一起，旁邊還刻了個碑，說這場仗不是我想

打，是唐朝欺人太甚，我叛唐，是不得已而

為之。

宋朝開國的時候，按說太祖趙匡胤說過

那麼橫的話：臥榻之旁哪容他人酣睡，那為

什麼大理國就這麼大大咧咧地睡在這裡，太

祖怎麼就沒動它，甚至想也不想呢？

不是有個傳說嘛，說當時宋朝的軍隊平

定了四川，有人把大理國的地圖都放在趙匡

胤的面前了，太祖拿起手裡經常玩的玉斧，

沿著大渡河畫了一道線，說，算了吧，這條

線之外的地方，就不是我們該擁有的啦。今

天我們去昆明大觀樓，還能看到那幅長對聯

中的話，所謂「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

玉斧，元跨革囊」，宋揮玉斧，指的就是這

個典故。

那為什麼宋太祖不統一大理呢？說白

了，還是覺得唐朝武力平定雲南，結果大敗

的教訓太慘痛了，自己也沒有把握成功，乾

脆地圖上畫條線：算了，算了，由他去吧。

這就有意思了。我們把上面講的信息統

合起來看，你會發現，在這個歷史階段，東

亞舞台上的兩大強權，大宋和大遼，用武力

都搞不定自己身邊的這些小政權。大宋搞不

定大理國和西夏，大遼搞不定西夏和高麗，

看來不是大宋弱啊，是這個時代就這麼個風

格啊。是周邊的力量強了啊。

簡單說就是：到了公元11世紀的時候，

東亞大陸上的各個部落的文明水位已經明顯

升高了，漢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對優勢沒有那

麼大了，各個民族的內部整合的水平已經今

非昔比了，街上一旦出現大哥大家就都跟著

走的時代結束了。

在先秦的時候，中原的華夏還有所謂

的「五服」的觀念。「五服」是什麼呢？你

可以理解為，是以周天子為圓心，畫了五個

同心圓。從裡到外，依次是甸服、侯服、賓

服、要服。最遠的，完全沒有開化的戎狄，

叫做「荒服」。這五個「服」，合起來叫

「五服」。

我周天子是最文明的，離我越遠的，文

明程度就越低。

這麼劃分雖然粗暴，但是也基本符合那

個時代的事實。這時候，中原的華夏文明，

就東亞大陸的文明之光。

但是，當時間演進到公元11世紀的時

候，你再睜眼看東亞大陸，情況完全變了。

首先，中原人嘴裡的蠻夷，不再是茹毛

飲血的遊牧民族了。他們的經濟形態，也不

是只有簡單的畜牧業。契丹人有很多已經轉

入了農耕。很多民族，像粟特人已經有了強

大的經商的傳統。

更重要的是，這個時候的所謂蠻夷，全

部都有了自己的文字。

以字會友


